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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是我的福地。苍茫之中，仿佛隐
没着我向往、跋涉的一座座文学神山。然而我
走近它，纯属偶然。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我非智者，
也非仁人。喜欢西藏的神山圣水，皆因了当年
一位十八军的老将军。那年，第一次跟他进
藏，他69岁，我31岁。我刚从一次命运旋涡里
浮出来，伤未结痂，便跟着他去了青藏高原，
在格尔木周游数日后，准备第二天上山。上山
前那个晚上，我一夜未眠，担心将躯壳扔在天
路上，像牦牛骨架一样，成为茫茫荒原中的路
标。果然，第二天在岗巴拉上，我钻出开着暖
气的吉普，鸟瞰羊卓雍措宝石般的湖面，披襟
岸帻，喜空阔无边，任雪风横吹。晚上到了江
孜便感冒了，患上了肺炎。在班禅大师驻锡寺
扎什伦布寺昏迷了三天三夜，梦回天堂，逃过
生命一劫。醒来时，头上便仿若罩了天藏之
光，回到汉地，人生从此否极泰来。

以后，我搞起专业创作，游牧山水的机会
多起来，西藏仍是首选。20年间，竟去了11次，
隔二、三年进一次藏，多则待三两个月，少则
十天半月，且越去越顺，越顺越去。记忆犹新
的是写 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我前后
采访、准备了 8 年，采访过 300 多名参战的老
兵，上至中将，下至普通士兵，留下十几本手
记。最后一程是去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克节郎
河谷，踏勘战场遗址。河对岸是印战区，林莽
中满是枪口、炮口。那年，我刚至不惑，山南分
区派了一位侦察参谋陪我去了错那，站在
5200 多米高的波拉山口，可远眺仓央嘉措的
故乡达旺。随后，绕过九十九道弯，下到谷底，
便是当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总指挥张国华
将军的指挥所。再前行，道路被山洪冲断了，
送我的车到断路一头过夜等我，我则跃过泥
石流地带，坐上边防营一辆大屁股北京吉普，
往夏尔巴人所在地驶去，直至公路尽头。翌日
早晨，两位从河北廊坊入伍的老兵陪我们上
山，他们也许觉得我面相嫩，岁数不大，所以
爬得很快，冷雨纷飞，小径泥泞，惟有牦牛和
野山羊可攀。爬第一个台地，海拔不过2600至
2800 米，我的心便蹦到了嗓子眼。然而经过 4
个小时跋涉，最终抵达海拔 4300 多米的边防
连队，看到了当年战场开口之处，弄清了当年
打仗摆兵布阵的南北西东。

对于非虚构的文学写作，我仅遵四个字：
读书行走。读一部部天下的活书、活的历
史——大写的人生。与一位位采访者交谈，我
乐此不疲，觉得展开的是一卷卷大书，受益匪
浅。再就是行走，即古代文人墨客的壮游，非
虚构写作需要这样的壮游与行走。特别是行
走在青藏高原上，艽野无边，天际湛蓝。置身
其中，人何其渺小，生命如此脆弱，但是，对于
一颗跳动的文学之心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幸
运。那一刻，蓦地觉得胸襟大了，天下小了，生
命之旗高扬了，文学的须弥山在前方隆起。

回京后，坐在书案前写那场早已远逝的
战争，我觉得底气十足。8 年的准备，气道如
虹，皆凝结于《麦克马洪线》键盘的敲击之中，

犹如枪炮声响起。整整10个月，我几乎每天太
阳升起时就坐在电脑前写作，直至凌晨方睡，
我与那 300名老兵，一起经历了一场战争，下
了一回地狱。当 53万字书稿落下最后一个句
号时，我终于释然了：能不能发表出版，皆不
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告慰躺在雪山下的英灵，
可以给那300名老兵一个交待，也无愧于一位
军旅作家的天地良心。

写完此书，已经是2004年春天了。我去鲁
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就我个人
创作而言，仿佛沿着一架天梯，爬到文学庙堂
的第一座天门前。兀自而立，蓦然回首，后山
晴川历历，一条栈道逶迤而来，景色宜人。而
前山则烟雨迷蒙，险峰无尽，云遮雾绕，偶露
峥嵘，却不知抵达巅峰还有几程？斯时，我已
经创作了非虚构导弹文学系列的《大国长剑》

《鸟瞰地球》以及长篇电视连续剧《导弹旅
长》、西藏系列的《麦克马洪线》。这是我第一
次接受为期4个月的专业文学培训，倒不觉得
文学课有多么精彩，但进去几天之后，便喜欢
上了高研班的气场，还有那些大文化课，政
治、经济、历史、哲学，科技、军事、音乐、舞蹈、
美学。90岁高龄的周汝昌讲《红楼梦》，只讲了
1 个小时，然而他对红楼梦伏线的解释，可谓
慧眼独具，点石成金；还有微软中国研究院院
长讲“云计算”，展示了一个诡谲多姿的未来，
国防大学教授讲三军联合作战，让作家跃升
了一个高远的平台。

然而，那 4个月，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中年
作家的危机感，觉得写作无意义。很多人似乎
都在制造文字垃圾，再过 20 年、30 年、50 年，
读者书架上还会不会有我们的书？

或许这种危机感，恰好是一个中年作家
在创作突围前的一次沉思。整个2004年，我就
在读书中悠然度过。继续与博尔赫斯、普鲁斯
特、卡尔维诺、伊萨克·巴别克、张岱、徐渭、纳
兰性德，还有新结识的纳博科夫和赫尔曼·黑
塞神交。仅写了一篇与鲁院同学游历锡林郭
勒元上都的散文《城郭之轻》，便为 2004年鲁
院作家高研班划了一个句号。

那年 9 月份，我跟作协去云台山创作基
地，在竹林七贤饮酒吟诗地游牧。突然接到电
话，安排我第三度上高原，采访青藏铁路的
建设者。此前我已经上去 3 次，追踪四载。
一次次高原之行，一颗文学的心被高原的流
云烟雨雪花和蓝天净化了，一片精神高原也
在前方隆起。天路之上，看着三步磕一个长
头的朝圣香客，凝眸坐在酥油灯里清修的喇
嘛，还有那大昭寺前磕十万个长头的牧人，
似乎觉得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文学本来
就是寂静、寂寞的，更需要这种宗教般的虔
诚与执著，它的最高创作境界应是独步孤
独，最高精神指数应是悲天悯人，敬畏天地，
敬畏山川，敬畏苍生。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须
上接天心，下接地气，何必在乎身前的喧嚣寂
静、身后的浮名利禄。就在那一刻，我被灌顶
了。

10月下旬回到北京，我又找回了自己，捧

着那颗依然滚烫的文学之心，于京城的秋夜，
开始了《东方哈达》的创作。站在北京仰望高
原，仰望神山，仰望圣城，鲁院高研班4个月学
习的那层窗户纸被捅破了，我终于看到第二
座天门了。非虚构文学最需要的是文本结构
和叙述姿势的创新与突围。当下的报告文学
似乎谁都能写，但真正写得好的凤毛麟角。这
些年人们陷入了一个误区，似乎只要抓到一
个好题材，就成功了。殊不知报告文学的神、
魂是人，人的情感和心灵，再就是独特生动的
细节。一线的报告文学作家注意到了这个文
学之魂，可是对本文结构、叙述语言与姿势却
缺少自觉，也落下不少诟病。我觉得应在这方
面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在给《东方哈达》谋篇
布局时，我想起那天坐着列车穿越柴达木盆
地时，格尔木城将近，一列火车对面驶来，擦
肩而过。一个激灵过后，我想，何不采取上行
列车和下行列车的结构，上行讲述从北京零
公里至拉萨的修路故事，下行则以列车进站
时一个个岔道，叙述青藏铁路沿线汉藏两大
民族交流交融的千年历史。一条青藏铁路以
哈达隐喻，它挂在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上，是祖
国人民献给西藏的，也是藏族人民回敬给中
华大家庭的。经过10个月的写作，《东方哈达》
出版了，好评如潮，也使我的创作实现了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此去经年，青藏铁路的写作记忆已被雪风
吹散了，但是我对文本结构的追求与突围，依
旧痴心不改。汶川地震的写作，我对文本结构
的意识与追求更趋自觉。反映2008年抗冰雪灾
害的《冰冷血热》，我采取与受阻于冰雪道上的
女儿短信来勾联那场冰雪战争，远行列车，楚
山勇士，一纵一横相得益彰。写创新型企业与
国家的《国家负荷》，我采用中国古老符咒、金
木水火土、天干地支和阴阳腾图符号的构思。
随后，在反映中国战略导弹部队20年新军事变
革的导弹系列第三部里，我采取从一头一尾的
结构，开头从1991年写起，而尾声则从2011年
写起，最终交织于2000年，搭成一个门塔结构。

写完这两部书后，我又去了青藏高原，写
横跨青藏铁路之上的电力天路——正负 400
千伏青藏联网工程，书名《雪域飞虹》。这是我
第 11 次入藏，待了 40 天，顺便为《封疆大吏》
采访。在西藏的日子，我喜欢在寺庙前闲逛，
与磕长头的香客交流。他们微笑时露出洁白
的牙齿，那眼神，那笑靥，不染一点俗世的风
尘，让我着迷。看着他们坐在林卡、墙角下，晒
着太阳，慵懒地发呆，沉思冥想，我发现，这才
是真正的文学之道。

那天走近神山，喜玛拉雅掀开神秘盖头，
7座雪峰的伟岸之姿一览无余。在珠峰大本营
待了 3个多小时，我竟无任何高原反应，任雪
风梳洗文学的翅膀，让精神高原跃升我的文
学海拔。后来，我去了梦中神游多次，在西藏
宗教地位最高的拉姆纳措，双手合十，虔敬朝
湖，我看到了自己的前世今生，也看到自己创
作的今生来世。转山转水，离开时，魂儿便扔
在了那里。

在精神高原上梳洗文学翅膀

民族传奇的审美呈现

□徐 剑

□王 晖

我阅读徐剑的报告文学《大国长剑》和《导弹旅长》的时候，还不
认识他，只知道他是军人。但我从他的作品中已经看出徐剑是一位长
于处理正面题材的作家。当时，我负责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的初评组织工作。评论家李炳银较推崇《大国长剑》，我也很赞同。因
为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从20世纪90年代起，几乎是正面题材的天下，
大量作品都是人物和行业表扬稿，已经形成了僵硬的创作模式，作品
的深度不够，读者不待见，导致一部作品只有编辑和作者必看，被描
述对象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熟人们看。报告文学作品的这种尴尬相，
已然是报告文学界着力要解决的大问题。

而作为军人作家的徐剑，据我所知20多年来已出版的报告文学
作品，基本上都是正面题材。以他一个军人的身份，不好去接触、反映
负面题材，于是无形中给他的创作形成了压力，很难突破自己。

作家最忌讳自己重复自己，而面对一个一个的正面题材，又怎么
来突破自己呢？

我已不记得第一次和徐剑是怎么见面的，约略记得是在一个饭
局上。我见他每端起酒杯就一脸苦相，喝一杯酒后还是一副苦瓜
相。我这张爱说人的臭嘴，就想劝告他喝酒是享受，别做痛苦状。
但是由于不熟悉，我就使劲忍住了。慢慢地，与徐剑来往多了也就
熟悉起来，我就忍不住地说：徐剑啊，喝酒是个愉快的事，你老弄
出一副“苦瓜相”，反倒把喝酒搞成了受罪的事儿了，你还喝它干
啥？于是，往后他再端酒杯时，就做出“甜瓜相”，一口扌周了后，
勉强把嘴角拉成10点10分状，看上去自然还是一副受罪相。我就
知道徐剑虽然有酒量，但是对酒没多大兴趣，他只是和朋友凑热闹
时，不让大家扫兴罢了。

徐剑的有趣不仅在于他的随和，还在于他的拗。有一次“十一”放
假，一群朋友去山西玩，到了大寨吃晚饭时商议第二天的行程，徐剑
极力主张去平遥看古城，而另有人主张去黄崖洞。两个地方都是好地
方，问题是“十一”长假到平遥这种人满为患的地方只能参观别人的
后脑勺，而在黄崖洞就可以坦然欣赏自然风光。无论大家怎么掰开饽
饽说出馅，徐剑还是坚持要去平遥看古城，其拗于此可见。因为要去
黄崖洞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这才把徐剑裹挟了去。及至，徐剑被黄
崖洞的好风光吸引了，拎着他的大炮相机，蹲着趴着躺着一通狂拍，
终于承认选择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从此，大家就把徐剑定为“错误路
线头子”了。

其实，徐剑的随和徐剑的拗，在他身上是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的。
这在他的创作上表现得更明显。如他写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
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不仅用仓央嘉措情诗来为每节做引子，更是将铁
路的上行下行及道岔作为作品的结构来叙述。我认为以这题材本身
体现的形象作为作品的结构形式，是最为贴切的。不仅生动地表现了
青藏铁路建设者的情怀，而且更深刻地凸显了青藏高原博大的人文
精神。但有朋友认为他这样太注重形式不太好。徐剑听后就拉着朋
友，脸红脖子粗地阐述他的创作意图，直到把朋友说得频频点头才
作罢。再比如，他写了关于二炮的长篇报告文学《逐鹿天疆》后，
给老编黄宾堂看，之后徐剑给我打电话说老黄没看好，要发个电子
版给我再看看。至于老黄没看好什么，他没告诉我。待我看了他的

《逐鹿天疆》时，我也觉得他写得不太好。后来我们见了面，我就
说：你的这部长篇写得太求全了，凡你采访的人都不想落下，老觉
得对不起人家似的。这哪能行啊！这内容一重复，就会有冗长而沉闷
的感觉。这是你最熟悉的题材，你却忘记了节制，远没有你的长篇《国
家负荷》写得生动水灵。《国家负荷》的视野和思想能力是你创作的延
伸，标志着你在突破自己。徐剑听我这么一说，马上说：看来是我出了
毛病了，我得推倒重来。

这就是我的兄弟徐剑。

我的兄弟叫徐剑
□萧立军

■印 象

徐剑，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

学员，现任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

创作室主任，曾获解放军文艺奖、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

学奖。代表作《大国长剑》《导弹旅

长》《东方哈达》。

一
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徐剑于 1994 年

开始专业创作，1995 年出版长篇报告文
学《大国长剑》，1998 年该作获得首届鲁
迅文学奖。获奖那年，徐剑刚好 40 岁，有
些大器晚成的意味。这之后，徐剑一发而
不可收，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除鲁迅文
学奖外，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还获得了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艺奖、中国图书奖等，其本人也被中国
文联授予“德艺双馨”优秀文艺家称号。
现在的徐剑，已然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
跨世纪重量级报告文学作家。

《大国长剑》是徐剑的成名之作，其
所聚焦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即第二炮
兵部队）是他创作题材的重要关键词之
一。而纵观徐剑近20年的报告文学创作，
不难发现，其题材选择基本围绕三个关
键词展开，这就是二炮、西藏和国家电
网。可以说，其代表作无一不与这三个关
键词紧密相连。《大国长剑》《鸟瞰地球》

《遍地英雄》的“主角”是二炮部队，《东方
哈达》《雪域飞虹》《麦克马洪线》主要写
西藏，《国家负荷》《冰冷血热》聚焦国家
电网。这三个关键词，基本可以概括徐剑
报告文学的书写视野，即以中国战略导
弹部队为核心的军事文学创作，以国家
大型工程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文学”创
作。即使是其中穿插的譬如对南方雪灾
和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的描述，也离不
开这三个关键词，如《遍地英雄》以汶川
地震为题材，但主要是记录二炮的抗震
救灾，《冰冷血热》以南方雪灾为题材，但
主要是写国家电网职工的抗冰保电。

在这三个关键词里，对于二炮部队
和西藏的书写，与徐剑的工作和生活经
历密切相关。他年轻时从军在二炮部队，
时至今日仍然坚守在这一岗位上。他还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进藏，此后六上青藏
高原。因此，无论感情、阅历，还是职业，
二炮和西藏都已成为徐剑最为重要的灵
感资源，他在长篇散文《灵山》里所表达

出来的对于西藏的浓烈与痴迷情感，再
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雪莉·艾利斯在《开始写吧！——非
虚构文学创作》一书中指出，非虚构文学
创作中往往会存在两种声音，即“天真之
声”和“经验之声”。“天真之声”叙述的是
个人经验的事实。徐剑对于二炮和西藏
题材的钟情，也大抵有着“天真之声”的
内质。而有关国家电网的纪实性文字，又
使徐剑凸显记者型报告文学作家的特
质。在报告文学写作的传统中，一直都存
在着作家型和记者型写作的两种风格。
在记者型和作家型写作主体那里，报告
文学文体多呈现出两种样态，即“文学性
报告”和“报告性文学”。一般来讲，前者
会突出显现以非虚构性中的新闻性为基
础、并融合文化批判性的文本内涵，而后
者则注重给予报告文学文体以语言体式
和叙述模式上的新启迪，并使之更具审
美的意味。徐剑作品比较明显地倾向于
后者，但也不乏前者的质素。

这三类题材中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
或许带有比较多的“命题作文”色彩，对
此，徐剑有自己的想法：“穿着这身国防
绿的军旅作家，命题作文太多，还不能不
写，纵使是表扬稿，还要写出人性人情
来，纵是戴着镣铐跳舞，还要跳出优美的
舞姿来……”由此可见其清醒的创作意
识，即力求艺术地呈现“命题作文”所规
约的宏大主题。这种意识从《大国长剑》
初露端倪，到《东方哈达》登临高峰。

二
如何艺术地呈现宏大主题，对于报

告文学创作来说至为关键。徐剑报告文
学所涉及的主题不可谓不宏大——中国
战略导弹部队的成长历史、青藏铁路的
建设历程、国家电网的科技创新之路、抗
击南方特大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救灾
纪实。这些主题看似互不相连，但其所汇
聚的意义却存在一致性，它们从现代化
军队建设、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应对突
发自然灾害等多个维度见证中华民族的

重新崛起，诠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
神实质，给人以信心、力量和智慧的启
迪。“最好的非虚构小说显示出一些辨别
是非的审美能力，这种能力在所有的时
代对持续不断的人类困境来说，都起到
一种向导作用。如同任何时期最好的文
学，这些作品最终都具有人的性质和人
类解决面临的困难的力量。”约翰·霍洛
韦尔的这番话，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上世
纪 60 年代的非虚构小说，我以为它也同
样可以用来说明徐剑报告文学的主题在
今天所蕴含的深意。

然而，主题的宏大并不能与作品的
成就划上直接的等号。对一种非虚构的
文体而言，艺术的呈现或者说审美的呈
现，有时甚至会显得比小说更为必要。

“文学并不是因为它写的是工人阶级、写
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文学的革
命性，只有在文学关心它自身的问题，只
有把它的内容转化成为形式时，才是富
有意义的。因此，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
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马尔库塞在这
里强调的正是艺术的审美呈现问题。而
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这个问题长期以来
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以至于一些报告文
学只见“报告”不见“文学”，削弱了
这一文体的审美力量。在我看来，徐剑
是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中看重文体审美价
值、注重文体审美传达的代表之一。这
种“看重”与“注重”的其中一个表现
就是，对宏大主题与题材的史诗性把握
和呈现。《大国长剑》《鸟瞰地球》中对
于中国高科技军事力量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的描绘，就典型地浸润着古老东方
民族大国崛起的史诗性表达。他并不是
要再现一个穷兵黩武、称霸世界的国家
形象，相反，他是通过书写特定的军人
群体，表达“铸剑为犁”的和平祈愿，
以及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境界。

《东方哈达》 没有流程般刻板地报告青
藏铁路作为国字第一号重点工程建设的
始与末，它几乎颠覆了报告文学书写重
大工程拘泥于事件本身“见事不见人”

以及表扬稿式思维的常规套路，而是借
题发挥，或者说以工程建设为引子，以
艺术的穿透力和营构力，将青藏高原的
历史与现实、宗教与民俗、文化与风情等
融为一体，自始至终充满着梦境般的诗
情与画意。它在纵横捭阖之中，由艺术呈
现生发至文化呈现，最后抵达思考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哲理呈现，为人们
勾勒出自然青藏、人文青藏和哲理青藏
的多层次内涵。《国家负荷》则表现出别
样的韵味，那就是艺术地传达科技精神、
生动地活画出人的精气神。作者写的是
国家电网的科技创新个案，其深意却在
于充分揭示其作为创新型国家高地和中
国人自主创新知识品牌的本质，形象化
地传达出中国在21世纪和平崛起的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
看重文体审美价值、注重文体审美

传达，对于徐剑来说，并不仅仅是对宏
大主题与题材的史诗性把握和呈现，它
还表现在对文本结构和语言等要素的精
心构筑上。

徐剑的报告文学大部分为长篇。以
几十万字的篇幅构建一个长篇报告文
学，无疑是对一个作家艺术智慧的极大
考验。徐剑以积极的探索精神迎难而
上，力求在结构上使每一部作品都能展
示出新意。《大国长剑》 的成长史式结
构、《东方哈达》 的上下行列车式结
构、《国家负荷》 的阴阳五行和金木水
火土式结构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东方哈达》 的信息量巨大，但最让人
过目不忘的正是它融会历史与现实、文
明与乡土的“上行与下行列车”的独特
结构方式。这十分契合其书写对象——

“铁路”建设，同时又层次分明。上行
列车表现“现实”，写法倾向于铁路建
设的“实”，下行列车追忆“历史”，写
法倾向于历史、传说与文化的“虚”。
上下行交叉，既生动地表现现实与历史
的交错与纠结，又使全文灵动，祛除了

呆板与枯燥。《国家负荷》 用新颖的
“阴”、“阳”二篇，以及金木水火土五
卷十二章结构全文，力求形象诠释“金
木水火土，五行成电，相生相克，构成
了中国智慧和力量之源。西东北南中，
五方联网，相连相辅，驱动了中国制造
和发展之轮”。这样的结构，其实是对

“电”和“网”的文学化思考和艺术化
表达。它将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先
进科技巧妙勾连，恰如其分，寓意深
远。

对于报告文学语言的运用，徐剑也
是煞费苦心、独具匠心。无论是以叙
述、描写为主体的叙事性话语，还是以
议论、抒情为主体的非叙事性话语，都
可圈可点、精彩纷呈。与其他报告文学
作家的语言相比，他的作品语言更倾向
于诗性语言。当然，作为叙事文本，他
的作品第一位的要素还是质朴的叙述。

《冰冷血热》 以 2008 年年初的冰雪之灾
为背景，以“我”的女儿从北京回昆明
的经过作为引线，重点再现了湖南等省
的国家电网职工舍生忘死、排除万难抗
冰保电的事迹。《遍地英雄》 则是以严
格纪实的手法，记录了二炮官兵第一时
间赶赴汶川地震灾区进行紧急救援的英
雄壮举。徐剑认为“文学毕竟是人学，
作家的视角永远只能对准人的世界，人
性的、情感的和精神的世界”。因此，
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常常被放在十分突
出的位置。譬如，在 《国家负荷》 中，
作者生动地再现了上至院士、下至普通
员工等众多电网科技人物的群像，作品
大量使用非虚构的细节和对话表现人物
的性格特征、音容笑貌，特别专注于书
写他们率真智慧的“性情”、爱国敬业的

“真情”和创新创造的“热情”。在熟练运
用叙事性话语的同时，徐剑报告文学中
的非叙事性话语也独具特色。在作品中，
作家既是亲历者，也是叙述者，同时还是
思考者。他对叙述对象的大量评论，以及
由此发出的感叹，都标示着其作为一个
思想者的风范。


